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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德宏景颇族礼仪念词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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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仪是人际关系中应遵守的一种惯例，是人与人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做法。云南德宏景颇族

重要的礼仪有生育礼、婚姻礼、丧葬礼、收割礼、迁徙礼等。礼仪的每一个步骤都有相关的念词，它们体现了景

颇族的人生信仰、道德观、价值观和民俗。在景颇族社会生活中，礼仪念词对组织、协调、凝聚社会成员的关

系，规范社会角色、再造人伦、塑造人格具有明显和长远的作用，同时还能强化信仰、塑造道德观念和统一价值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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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词的类别

礼仪是人际关系中应遵守的一种惯例，是人与

人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做法，是在人际交

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

敬人的过程。礼仪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体现在人

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具体说来，“礼”是制度、规

则和一整套的观念；“仪”是“礼”的表现形式，是依

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的

一整套程序。礼仪潜移默化地形成一套社会行为规

范准则，影响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

礼仪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遵守礼仪，不

仅可以增强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更可维护稳定的

社会秩序。

云南德宏景颇族的礼仪，一般以家族或村社为

基础展开，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由董萨或长者主持。

景颇族长期没有成文法，其社会秩序由传统习俗

“通德拉”维持，依靠公共舆论和成员发自内心的情

感来实现。在景颇族看来，礼仪中的一切行为都是

有秩序的，遵守秩序就可以沟通人与人、人与神，实

现社会层级、地域或生命周期的过渡，强化社会秩

序。德宏景颇族重要的礼仪有生育、婚姻、丧葬、节

庆等，具体来说是在出生、成年、结婚、死亡、再生以

及狩猎、播种、收割、迁徙等时刻举行的仪式。礼仪

通过讲述、解释等手段在特定时空中展演社会生活，

诵咏歌谣，祈福、驱邪、怀念亲人、祈求祖先保佑等。

在不同的仪式中每一个步骤都有由董萨或长者诵咏

相关的念词。念词内容包含景颇族的信仰和习俗，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口承的景颇族习俗史。在景

颇族社会生活中，念词还扮演着重要的仪式角色，对

组织、协调、凝聚社会成员的关系，规范社会角色，再

造人伦，塑造人格，强化信仰，统一道德观念，都具有

较为明显的作用。事实上，礼仪念词是景颇族的信

仰、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民俗的集中体现。

“景颇族有文字的历史仅百余年，有两种文字：

景颇文和载瓦文。１９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创制了载
瓦文和景颇文。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两种文字多半

在教会内使用，懂景颇文的人不到景颇支系人口的

１０％，载瓦文也只有少数景颇人会使用。”［１］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认识汉字的景颇族远



比认识景颇文和载瓦文的人数更多，虽然在生活中

大多数景颇族依然使用景颇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目

前，德宏景颇族礼仪得到完整保存或较好保存的地

区多半是农村，相对而言，农村的景颇族礼仪比城镇

的保存得更好或更为完整。这是因为，农村地区的

景颇族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

较少。景颇族礼仪念词多是以口头传诵的方式在景

颇族地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一

些景颇族研究者和景颇族有识之士对景颇族的歌

曲、文学等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部分念词也以文字

的方式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在德宏景颇族地区，礼仪中的念词是礼仪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仪式的进程中根据需要由董萨或长

者诵咏。这种仪式与诵咏相结合，使得诵咏既有特

定的架构，也有灵活性。在同样的仪式中，念词大意

相同，但长短详略、语气轻重缓急则不同，由诵咏者

根据具体情况控制决定，没有固定的篇幅和时间等

限制。由于念词多以口承方式流传，因此音节流利、

便于记诵便成为念词的基本形式特点，其大多为可

歌可诵的韵文。念词中有特定的语法和词汇，有别

于日常生活用语，诵咏者不能随意混乱使用。在诵

咏过程中，仪式的参与者都非常严肃恭敬地聆听，念

词结束时，所有人跟随诵咏者高声呼喊，仪式达到高

潮，念词会给所有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经历过

几次同样内容的礼仪后，很多参与者基本都会诵咏

大部分甚至全部念词，久而久之，念词内含的规范和

要求就会内化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行为。

根据德宏景颇族念词的内容和功能，念词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一）祝辞。祭祀时祝祷之语，喜庆活动中祝颂

之语。比如，婚礼念词从婚姻的起源开始追述，先讲

述植物的娶嫁繁衍，接着追述女人的出嫁起源，提亲

娶亲的渊源，丈人种和姑爷种的由来，人间火种的来

源，以及人类找水、接谷种、盖房、衣着等过程，其意

为祝贺新郎，赞美新娘，祝福新人全家平安吉祥、世

代繁衍兴旺。除婚礼念词外，在祭祀野外鬼时同样

有祝辞：“有善鬼的保佑／有善鬼的护卫／消除了病
痛／解除了瘟疫／家畜兴旺／子女昌盛／该祭祀的都祭
过了／祝愿主人家兴旺。”在打谷前，须请董萨祷告：
“保佑谷子多、谷壳少、米粒大，吃到明年新谷上

场。”在打谷时，谷魂被吓跑了，如果不把它叫回来，

它就不能随谷子到家，谷子就不经吃。于是，景颇族

群众每年收割完旱谷时，常在打谷场上举行叫谷魂

的仪式。届时，在打谷场上铺一条专供祭祀用的祭

祀毯，先将打出的谷子少量地堆起来，用２０个熟鸡
蛋、烤熟的竹筒糯米饭和竹筒酒作祭品，然后董萨手

中摇动一根挂满小铃铛的棍子，口中念唱并祷告：

“人看不见的，你能看见；人不能做的，你能做。谷

魂哪里去了，快转回来。”祷告毕，即可搬运谷子回

家。但谷子一进大门，董萨又再次祷告：“路上有鬼

桩，你不要怕，那是我们献鬼用的；鸡叫狗咬，你不要

怕，那是我家里的……什么你都不要怕，好好地在箩

子里。”［２］１４５，２７０

（二）咒辞。凡遇到灾祸，如自然灾害、疾病等，

都认为有鬼作祟，需要请董萨念鬼、招魂。此外，对

做了不该做的事的人，也会进行诅咒。如《撵鬼

咒》：“我语变箭／我心变黑／我骨变硬／我手变铁／叫
他（她）———／口饮蛇毒／嘴吞蜂针／万箭穿心／叫他
（她）———／百病缠身／坐不安稳／睡不安心／叫他
（她）———／绊脚断腿／睡着丧命／被烧成灰／叫他
（她）———／过不好一春／房门牢固打不开／这里无你
的地位／我们与你无亲无戚／我们跟你无牵无挂／你
去你的黑世界／我住我的太阳城／大火烧着啦／见光
鬼吃亏／鬼类快躲开／否则变成灰／走、走、走／不撵你
自走。”［３］由景颇族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可知，景颇

族先民发源于“木转胜拉崩”，那里终年积雪，生活

极为艰辛，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自然界经常发生

一些难以解释、难以预知的灾难，还会遭受到野兽的

侵袭。景颇族先民对这种外部力量无法控制，因此，

他们信仰鬼神，认为万事万物都有鬼的存在，会赐福

或者降祸于人，只有念鬼献鬼才能得到庇佑。又如，

在田地里的谷子被偷窃，如果失主怀疑是某人所为，

而某人不承认，失主与被怀疑者争执不休，双方就会

请董萨（祭师）和三四个中间人，到地边容易被雷打

的树下喊天呼地诅咒，让鬼神判明是非。先是被怀

疑者对天呼喊：“天神雷鬼，听着，看着吧，如果是我

偷的，让雷斧劈我，雷火烧我，让我死！”失主也对天

呼喊：“天神雷鬼，听着，看着吧，如果是我诬陷他，

让雷斧劈我，雷火烧我，让我死！”他们认为，如果诅

咒后被怀疑者确实偷了谷子不承认，日后他会遭雷

打，或患重病，或房屋谷地被雷击火烧。反之，如果

失主诬陷好人，也会得到同样的报应。［４］３４－３５

（三）哀辞。哀悼死者之语，包括赞美死者的功

德，祝愿其回归祖先所在地和希望其佑护生者等内

容。景颇族有人去世后，要请董萨念诵送魂祭词：

“亡人的魂亡人的灵呀／背着谷种／挎着砍地的长
刀／牵着犁地的牛去吧。”德宏景颇族的丧葬日期一
般３至７天。从人死的当天晚上起，亲戚朋友就来
到死者家中跳“布滚戈”，边跳边唱《送魂歌》：“星星

会殒落／江河会干枯／老虎豹子、大树小草都会死掉／
人也是这样啊／你的阿公阿祖朝前走了／今天你也跟
着走了／你放心走吧／不要牵挂儿孙／你留下的猪鸡
牛马有人看管／你种过的地有人耕种……你背上筒
帕、挎上火枪、提着长刀上路吧／沿着祖先迁徒的路
赶回北方老家／你莫回头／尽管放心走／平常莫回来／
请你你再来／子孙会献祭你／你要做个好鬼／保佑我
们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景颇族相信人老去世后，
会回到他们先民的发源地，同时将一切灾难带走。

丧葬念词中死者的精灵因人们给他奉献牛而说道：

“我喜欢这条活牛／喜欢美味的供食／从今天以后／

８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８月



后代人们／屋后牛满圈／屋前牛满圈／金银财宝满屋／
远离各种灾难疾病／生活像流水一样清澈吉祥。”只
有善待祖先神灵，他才会保佑后人。

二、念词的秩序功能

在景颇族礼仪中，念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使

得景颇族的生活各方面得以有序地展开，发挥着强

化社会秩序、把不同的社会阶层整合成有机整体的

功能。

（一）组织。礼仪既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也发

挥着强化社会秩序的作用。仪式的各个环节都有很

多人参与，有极强的大众参与性，包括亲族邻居的参

与，以及祖先神灵的参与。景颇族认为人与鬼、人与

祖先、人间与阴间、过去与未来都是统一的，人的祸

福利害都与祖先的鬼魂有着联系。因此，礼仪中的

念词不仅有现实生活的内容，还有祖先鬼神的内容。

在他们的观念中，由于血缘关系，祖先鬼神会天然地

保佑子孙后代。在礼仪中，吃新米时，寨子里的人围

坐在火塘边，喝着水酒，吃着新米饭，倾听老歌手诵

咏木占调，从人类祖先如何得到谷种、怎样学砍地播

种，到家族的由来、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念词赞颂祖

先神灵的恩赐，祝福主人家人畜兴旺，［２］２１９－２２０同时告

诫人们要顺天意，依靠祖先神灵保佑平安，以免招致

不幸。礼仪是人生周期的外在体现，是人生各个阶

段的联结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各种礼仪，决定

着景颇族的生活节奏，是凝聚家庭亲族的特别时刻。

这就使得社会生活与人体人生同步。仪式不断重

复，念词不断诵咏，也就不断地强化了个体的社会意

识，最终使个体与社会一体化。

（二）协调。景颇族长期实行刀耕火种，烧地之

前要先祭献崩培风鬼。祭献时，董萨祈求道：“呼风

的崩培呀，带火的崩培，请你帮帮忙吧，吹出强大的

风来，点上旺旺的大火，把地里的树枝杂草都烧尽，

可别烧到地界处的森林，也别烧着人和房子。烧好

了地，能种下谷子，等秋后杀猪杀鸡祭献你。”［４］３３念

词中除了吁请崩培帮忙外，还强调邻里的和睦。此

外，念词还常以否定的方式强调行为准则，如：“到

别人家做客，要在主人指定的位置就座，不得久立不

坐”；“别人不告辞，不能抢坐其位或板凳”；“在重病

人家，不能讲告别的话，要不告而别”；“有客人在，

家中不能发生争吵打闹的事”；“长刀不能从火苗上

拿过或递给他人，递刀时，刀刃不能对外，必须手持

刀尖递给对方，不准拿刀乱砍粮食”；“平时不要随

便敲响碗筷；唤醒别人，不能用脚踢；客人不能坐在

主人座位处；主人递酒传烟给客人，客人必须双手

接；吃饭时，饭包要从小头吃起，不能先吃大头”；

“途中捡到东西，不能据为己有，而要设法交还失

主”；等等。总之，景颇族的礼仪念词内容具体入

微，协调家人、邻里、亲族之间的关系，强调从一件件

小事做起，加强个体的修养，归属于群体之中要有礼

貌，尊重他人，恪守信约，履行诺言，诚信不欺。

（三）凝聚。在德宏景颇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目瑙纵歌”上诵咏的念词有：“跳啊／唱啊／大家都
来唱哦啦／我们同晒一个太阳／同吃一锅饭／同饮一
筒水／同走一条路／携起手来／围成圈子／跳得地动山
摇／唱得歌声震天／跳出五谷／唱出幸福。”在仪式
中，人们超越了现实中的等级界限，没有了亲疏远

近，不再分辈分高低，更不管身份高下，所有人都是

平等的，为同一个目标。同样，丧葬仪式上的念词叙

述人为什么会死，歌颂死者生前对家庭族人的贡献，

一方面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一方面借助纪念死者达

到情感的沟通和交流，确立族人的认同感。

德宏景颇族认为人生病有两个原因：一是丢

了魂，二是有恶鬼缠身。招魂的原因是某人受到

惊吓，灵魂离开肉体，需要举行仪式去除不祥，使

游离于肉体的灵魂重新归来。由于各个魂居住在

人体不同部位的血管中，病人身上的哪个部位有

病痛不适，就要招那个部位的魂。而对不同性别、

年龄的人要采用不同的叫魂方法。如果是因招惹

了恶鬼而生病，则要由病人家杀小猪、鸡或拿干

鼠、干鱼等作牺牲，并请董萨到家中念鬼，将鬼赶

走才能康复。念咒赶鬼除病，是德宏景颇族地区

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祭祀活动。下面的这段

招魂念词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生命的魂呀／活人
们的魂呀／阴间的地是冷冰的／阴间的地是潮湿
的／飞舞的蚊子就像飞着的老鹰／……在主人家
里／备好香甜的饭／摆好美味的肉菜／备齐甜美的
酒／热情地等待着／现在回到第七道岔口第六道路
口了／主人家的魂丈人姑爷家的魂呀／所有亲戚朋
友的魂呀／大家一同回去吧／回到第五道岔口第四
道路口了／回到第三道岔口第二道路口了／你在回
到第一道岔口了／走到亡人的墓地／别在墓地久
停／别停在墓地上／快快回到寨子吧／快快回到自
己的家吧。”［５］６５１－６５２可以说，仪式可以消除焦虑，宣

泄消极情绪，恢复心理平衡。景颇族认为人与鬼、

人与祖先、人间与阴间、过去与未来都是统一在一

起的，人的祸福利害都与祖先鬼魂有着联系，取悦

祖先鬼神，就可以驱邪迎福。因此，景颇族仪式中

念词特定的结构和特定的功能，能在相当程度上

引起参与者的精神愉悦，克服现实中的精神危机，

使焦虑得到宣泄，心灵得到安慰，社会成员的凝聚

力得以加强。

三、念词的人伦功能

景颇族礼仪念词承载着景颇族的生命观、死亡

观、伦理观和文化禁忌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传

承方式。

（一）规范角色。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在社会

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德宏景颇族礼仪的一个主

要功能就是赋予人们的社会规定性，使之具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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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特定

社会集团的成员。礼仪念词关于个人角色的内容

主要有：个人道德主要是不能偷人抢人，不能闲游

浪荡，不能调戏已婚妇女，否则会被众人歧视；要

参加本村寨的义务活动，要尊重父母，否则有困难

时众人不予帮助，其子孙不会昌盛，生活不会富

裕；还有不能虐待妻子，若她能勤恳持家又能生

育，丈夫不能借故再娶。除此之外，在家庭中，丈

夫对妻子的道德责任主要有：要供给妻子各种必

需品；妻子外出迟回时，丈夫要舂米做饭等待她；

妻子生病生育时，丈夫要善待她。妻子对丈夫的

道德责任主要有：要负担家务劳动，帮丈夫洗缝衣

服等；如自己不能生育，须协助丈夫另娶。父母子

女的道德责任主要有：父母要照顾孩子的吃穿，抚

养孩子长大成人，并为其成婚；儿女要负责赡养父

母并为老死的父母埋葬送魂。［６］

（二）重建人际关系。伦理指一系列指导行为

的观念，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蕴涵着依照一

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德宏景颇族仪式念

词中表达的伦理观念，一方面与信仰相联，是理想信

念的引导；另一方面指向现实生活，不是抽象的教

条。景颇族有进餐前礼祭祖先神灵的礼俗，其念词

主要内容是铺叙丰盛的美味佳肴，感谢祖先神灵对

后人的佑护，而多数念词从家族的由来开始，历数世

代祖先，遍数进餐者，请求祖先保佑所有进餐者，使

家族世代兴旺。景颇族的礼仪念词以情感的沟通为

基础，宣示家人的亲密、邻里族人的团结，达到强化

家族认同感、和睦亲族、协调关系的目的。仪式对重

建人际关系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其他场合不

好见面的人，在仪式上可以自然地见面；在其他场合

不好说的话，在仪式上可以避免尴尬地说；过去发生

了矛盾的人，可以借助仪式活动得到化解。总之，通

过礼仪，通过念词的引导，人们可以重建友好和谐的

关系。

（三）塑造人格。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化过

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

式。这个模式包括了个体独具的、有别于他人的、稳

定而统一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人格的形成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外界的要求、规约和他人的行为会

对人格的塑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情感的感化对

人格的形成影响更为深远。景颇族仪式念词以饱含

情感的内容影响着人格的塑造，如：“锋利的长刀不

在刀鞘好，好看的姑娘不在筒裙好”；“猴子穿上裙

子，还是猴子”；“有酒大家喝才香，有话当面说才

亲”；“景颇人家里只有打狗的棍子，没有赶客人走

的棍子”；“没有母亲的人最可怜，忘了母亲的人最

可耻”；“竹子没有叶，竹心会空；人要有私心，就没

有伙伴”；“不会耍刀的男子，算不得景颇男子”。这

里，没有空洞的道理，更没有抽象的要求，而是以具

体细微的日常行为为对象，规范人的行为道德，潜移

默化地塑造人格。

四、念词的民俗功能

德宏景颇族借助于礼仪的举行实现了族人的感

情联络、血缘的凝聚和文化的认同，构筑了景颇人的

生活内容，决定了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礼仪念

词依存于景颇族社会人生之中，随着社会人生的变

化而变化。念词不仅发挥着组织、协调、凝聚社会成

员的关系，规范社会角色、再造人伦、塑造人格的作

用，而且强化了信仰，塑造了道德观念，统一了价值

规范的功能，与此同时它的不同构成元素从不同层

面、不同角度显现了景颇族的民俗习惯。

（一）婚恋民俗。在景颇族婚礼上，要请董萨诵

咏《孔然斋瓦》，念词中除了包含对新娘新郎的祝福

外，还追述景颇族婚姻的历史，教导新娘新郎人生道

理。如婚事卜卦“火烤卦竹问婚事／欲娶的丈人家
女子／是长寿有财有福的女子／是多子多孙的女子／
会孝敬公公婆婆／会与兄弟姊妹和睦相处”［５］６５６－６５７；
又如“从今天起／若是想念父亲／就看着你的亲婆婆
吧／像婆婆那样勤劳／像公公那样勤劳吧／新娘新郎
呀／相亲到老／相爱到白头。”［５］６６２

（二）生育民俗。景颇族人家新添孩子，要请董

萨祭家堂鬼，祝辞为：“这家添了新人，他是你们的

后代子孙，你们得好好保佑他，让你家的新成员健康

成长，百病不生。”如果新添的是男孩再加上一句：

“等他长大成为一个能干有本领的人，他会经常杀

牲来祭献你们的。”若系女孩时则说：“等她长大出

嫁了，她也会回来杀牲来祭献你们的。”［７］新生儿落

地后，要请老人为小孩拴线，念吉利语，老人手持舂

臼，边舂边念：“祝主人家又增添了新人，让他健康

成长，无灾无病，全家幸福吉祥。”［２］１８４

（三）丧葬民俗。景颇族不认为人死了以后就

什么都没了，而相信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每一次生死

只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环节，回到祖先那里，过一段

时间还会回来，所以死不是人生过程的终结，而是人

生在一种新的状态下的延续。因此，不需要悲哀，要

跳，要唱，要庆祝。在举行葬礼之后的若干天之后，

还必须为死者举行一次隆重的“送魂”仪式，死者的

肉体虽然灭亡了，但其灵魂仍然存在，需将死者的灵

魂送到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与以往死者的录魂一

起欢聚，同时送魂仪式要比葬礼隆重。在送魂仪式

上，董萨念诵送魂祭词：“亡人的魂亡人的灵呀／背
着谷种／挎着砍地的长刀／牵着犁地的牛去吧。”之
后，魂灵对董萨说：“亡人应得到的已经得到了／亡
人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从今日以后／生死魂灵已经分
开了／我要沿着祖父回归的路／沿着祖母回归的路走
了。”［４］３４丧葬具有双重性，人们既对死者有一种寄

托，又借助纪念死者达到情感的沟通。

（下转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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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很少能见到适龄的年轻女子。听当地的藏族

老人说：这里的女孩子更希望嫁到广东、江浙、四

川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那些嫁到外地的女子，她

们的孩子也不再说民族语。走出大山后，只有见

到本乡的人才说母语，民族语自然就会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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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０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景颇族的礼
仪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依存于仪式的

念词也会逐渐消失或融入其他文体，但景颇族对

好日子的期盼、对人们的祝福、对孝道的强调、对

邻里关系的重视不会因此而消亡。事实上，念词

所蕴含的景颇族的人生信仰、道德观以及价值观

早已凝固成景颇族的习俗，转化为景颇族的行为

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念词并不会消亡，它会以

其独特的方式继续对景颇族的社会生活产生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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